
请你不要走

一九四一年五月

远洋客轮“新田丸号”的引擎，远在吃水线底下开始隆隆作响——即将启航。脚下船舱

的地板略微颤动时，芙萝（Flo Liddell）有点退缩。所有送行的客人很快就会被请离船只，

连接着客轮和岸上的踏板就要被挪开。过去每一回横渡太平洋的旅程，总是让芙萝充满期待

和兴奋，但今天不然。

她的眼光掠过船舱对面在地板上玩耍的四岁的海瑟，然后转向坐在埃里克膝上的翠西。

当父亲以不太寻常的严肃声调说话时，这个小女孩淡褐色的双目直视着父亲的眼睛。

“翠西，”埃里克说，“你已经快要六岁，现在是个大姑娘了。我要你照顾妈妈、海瑟

和这个快要出生的小婴儿。你要答应我照顾她们，直到我回来。”

翠西点头答应爸爸所讲的每句话，头上金色的鬈发随着上下晃动。

“我答应！”她说，“我答应！”

对芙萝而言，此刻坐日本船只旅行似乎很奇怪：正是日本侵略中国，才使得她和孩子

们离开。但埃里克坚持那是最安全的方法。希特勒已经横行欧洲，没有人能预料亚洲会怎么

样。芙萝和两个小女孩在加拿大会安全一些，她可以在那里生下老三，埃里克也会尽早和她

们团聚。埃里克觉得在这种危难和不安定的时日，他要对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以及其他的同事负责，在中国。他们会有两年时间的分离，但这是最好的办法。两

年——不会更长的！

他们对这一天已经谈得够多，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只能以眉目传情和拥抱来表达心声。

芙萝非常爱埃里克，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他。为什么他们好像总是要说‘再见’？

自从宣布订婚以来，他们始终聚少离多！

离别在即。铃声叮当，扩音器在广播，船笛低鸣，他们相拥、亲吻，然后埃里克离开了。

芙萝和两个女孩呆坐在船舱几分钟，然后冲向楼上甲板，凭栏眺望。

*********************************************

翠西第一个认出走在码头上的父亲。他身穿运动衫、白短裤和及膝长袜，不会弄错的。“

他在那里！”她叫道。埃里克头顶几乎都秃了，但脚步依然有力，毕竟在十五年前他赢得过

奥运会金牌。他突然转身，回头看着船只。两个小女孩拼命挥手，芙萝开始喊叫：

“埃里克，不要走！请你不要走！我要和你待在一起！请你不要走！”

芙萝想要跑向通往陆地的舷门，但双脚不听使唤。她又叫道：“不要走！”翠西双臂绕

在妈妈腰上，想办法安慰她：“没事，妈妈，没事！”芙萝还是一面啜泣一面喊叫。埃里克

渐渐从视线消失，她觉得自己被一双温柔的膀臂抚抱，慢慢地缓过神来。

**************************************************

翠西坐在芙萝的床边，抚弄着妈妈的白头发，安慰她那夜从可怕的梦魇所受到的惊吓。

“没事，妈妈，没事！”翠西说，“你做了个噩梦，现在都没事了！”

“这梦好像真的，”芙萝说，“埃里克就在那里，我不要他走。但他走的时候，我从来

没有喊叫或央求他留下来！”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翠西说。

“是啊！”恢复了意识的芙萝说，“很久以前了。”

“我们现在是在加拿大的家里，”翠西说，“现在是一九八四年了。”



芙萝深叹了一口气。自从一九四一年她们乘船离开以来，发生了这么多的事。第三个女

儿莫琳在多伦多出生之后，爆发了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惊人事件，埃里克和成千上万的人

被监禁在中国华北。经过长年的等待和祷告，却收到他那令人震惊的死讯。

埃里克过世之后的六年时间里，家里只有她们四个人：芙萝、翠西、海瑟和莫琳。然后，

芙萝改嫁加拿大一位农夫默里（Murray Hall），生下另一个女儿贞妮（Jeannie Hall）。

默里死于肺病并发症之后，《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这部描绘埃里克赢得奥运金

牌以及他坚定持守基督教信仰的感人影片，难以置信地轰动全球。这部金像奖名片重新激起

芙萝的回忆。

她很喜爱这部电影，虽然剧情比现实生活有所发挥，但它的确捕捉到埃里克快活、谦逊

的神韵。芙萝喜欢银幕上饰演埃里克那个人，但她更爱埃里克本人。她爱那个调皮地眨着蓝

眼睛、却一本正经耍幽默的埃里克；爱那个公开讲话便会怯场、腼腆又害羞的埃里克；爱那

个违抗法庭的规定，娶了比他小快十岁的姑娘、果断又坚决的埃里克；爱那个全心全意委身

于上帝的埃里克。

这位安静的苏格兰基督徒，因个人信仰在奥运会上“拒绝在星期天赛跑”，引起世人

瞩目，也赢得世人钦佩。芙萝对此并不觉得意外。但她所认识、所挚爱的这个人，还有更多不

为人知的地方：他那种乐天的性情、深沉的爱心、无私的付出……有谁能诉尽这一切？

做了那场梦之后，芙萝跟翠西倾诉她满脑子的回忆，两人彻夜长谈。或许她感觉到自己

的赛程将尽，往日她对埃里克、对女儿，以及对上帝的承诺，是她在这些年间继续奔跑的动

力。这场比赛是那么的漫无止境，因为她要对抗的是无数心碎、绝望、孤单的黑夜，但她还是

以极大的信心和热诚迎接每一道障碍，并决心继续活下去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芙萝于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去世时，《多伦多之星》（The Toronto Star）的讣闻写

道：“《烈火战车》主人公的遗孀过世，享年七十二岁。”芙萝过世的时候，人们自然再次把

她与埃里克联系在一起，正如他们生前那样。

世人经由一部感人的影片得以略知埃里克于一九二四年在巴黎奥运会竞赛中“直奔金

牌”的故事。本书更加详尽地描述了这位一生比赛到底的人，以及在后来更重大的竞赛中，

与他同奔天路的女子。


